
去年冬日的一个上午， 阳光
明媚。 我带着6岁的女儿走到公
园广场时 ，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 突然发现十几名统一着装、
打扮成卡通模样的年轻人正向路
人展开双臂“索取”拥抱。 看见有
人经过， 他们便走上前满面笑容
地问道： “您好， 我是 ‘艾滋病
毒携带者’， 你能给我一个温暖
的拥抱吗？ ”———我这才想起，当
天是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在来来往往的路人中， 我看
见有人躲避、 有人恐慌、 有人害
怕、 有人站在远远的地方冷漠围
观和品头论足。 但是， 我同样也
看见了很多热情善良的爱心人士
走上前， 伸开双臂， 献出自己真
诚而温暖的拥抱。

“爸 爸 ， 这 些 人 在 干 什 么
啊？” 女儿好奇地问道。 “今天
是 ‘世界艾滋病日’， 这些大哥
哥大姐姐们在宣传艾滋病知识，
撒播爱的种子， 让大家不要歧视
艾滋病患者， 去多多关怀他们！”
我摸着女儿的头说。 “哦。” 女
儿继续问道： “那艾滋病是什么
病？ 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刚才看
见有阿姨吓得跑了。”

“其实艾滋病一点也不可怕，
阿姨害怕， 是因为不了解。” 我
蹲下身， 目光柔和地对女儿解释
道： “虽然目前的医疗技术还不
能治愈艾滋病， 但是它只有通过
血液、 性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
所以和艾滋病毒携带者握手、 拥
抱、 一起吃饭、 游泳、 共用棉被
和卫生间等， 都不会传染的。 因
此， 我们不仅不能去歧视他们，

反而因为他们生病了， 我们更应
该去关怀和帮助他们。”

“嗯， 爸爸， 我懂了。 就像
我感冒生病了， 你和妈妈都会日
夜守候照顾我， 所以， 我们也应
该关心和爱护他们。” 女儿若有
所悟地点点头。

“宝贝真懂事！ 走， 和爸爸
一起拥抱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吧！”
我牵着女儿的小手 ， 走到一名
“艾滋病人” 面前。 女儿开心地
张开双臂， 踮起脚尖， 给了 “艾
滋病人” 一个热情的拥抱， 并认
真说道： “你不要害怕哦， 我祝
你早日康复， 健康快乐！” 那一
刻， 我突然觉得女儿就像一个美
丽善良的小天使。

聊天中这名年轻人告诉我，
他们是一群大学生志愿者， 想通
过这次街头 “快闪” 活动来宣传
艾滋病日， 希望大家珍爱生命，
敬重生命。 同时， 呼吁更多的人
给艾滋病感染者一个温暖的拥
抱，不要去歧视他们，因为他们本
来就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 请不
要再让他们承受心理上的折磨。

如今， 我也加入了社区的爱
心志愿者团队， 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志愿者。 在我心里： 志愿者不
仅 代 表 着 给 予 和 奉 献 ， 更 是
“爱” 的化身。 这种爱， 是一种
责任， 源于内心深处的真诚， 升
腾于天地之间。

让我们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
来， 争做城市的志愿者， 用爱心
为生命加油，那么“爱”就一定能
战胜“艾 ”,城市的大街小巷将变
为一道道“爱”的靓丽风景线！

父亲卖牛
□郑传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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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吃过早饭， 父亲拎着大
半桶刷锅水， 往里面放了几把麸
皮和豆饼， 然后放到我家院子里
那头拴在木桩上的牛面前。 牛低
下头喝起水来。 父亲用恋恋不舍
的眼光望着它， 手放在它宽阔的
脊背上， 一下一下地摩挲着。

过了一会儿， 牛把桶里的料
水喝完了， 父亲递给我一根细荆
条， 说： “待会它要是不好好走
路， 你就用荆条抽它屁股。” 我
接过荆条，点了点头。 然后，父亲
解下木桩上的牛绳， 牵着它走出
了院子， 我拿着荆条跟在后面。

父亲牵着它走到我家地头
时， 它停下来不走了， 它以为又
要干活呢。 父亲拽着牛绳， 把牛
鼻子拽得老长， 它才向前走了几
步， 似乎预感到不妙， 一会儿，
就又赖着不走了。 父亲扭头对我
说： “抽它！” 我举起手中的荆
条， “啪”， 荆条在它屁股上抽
出一道印子， 但牛只是甩了甩尾

巴 ， 四蹄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似
的， 纹丝不动。 当我又举起荆条
要打第二下时，“别打了……”父
亲出言阻止了我。 “唉……”父亲
长叹了一口气，拍着牛的脑袋说：
“你以为我愿意把你卖了吗？ 你
脾气那么好， 活干得那么好， 还
一年生一个牛犊子， 要不是小孩
上学要交学费， 谁舍得卖你呢？”

牛看着父亲， 一动不动， 父
亲又说：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
把你卖给牛贩子， 我会给你找个
好人家。” 牛好像听懂了父亲的
话， 又迈开步子朝前走， 只是它

的步子显得那么缓慢而沉重。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到了镇

上的牛行。 没多久， 一个胖胖的
男子走到我们面前扫了两眼 ，
说： “这牛喂得不瘦， 打算多少
钱卖？” 父亲问： “你买牛是杀
还是喂？” 男子说： “我是牛贩
子， 当然是杀。” 父亲说： “我
的牛只卖给人喂， 不杀。” 男子
说： “我多给你出些钱。” 父亲
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出再多
钱 ， 我也不卖 。” 男子撇撇嘴 ，
悻悻地走了。

后来， 又有两个牛贩子要买
这头牛， 父亲都没卖。 快到晌午
时， 父亲才把它卖给了一个50多
岁的大爷。 那位大爷说， 他家的
母牛生病死了， 他打算再买一头
用于耕地、打场。父亲把牛绳递到
他手里， 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不
要把牛饿着， 也不要把牛累着。

回来的路上， 天阴沉沉的 ，
我们爷儿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父
亲用卖牛的钱交了我的学费， 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头温顺
勤劳、 干活出色的牛。

仿佛只是一刹那， 20年的光
阴便马不停蹄地逝去了。 每每想
起那次卖牛的情形， 已人到中年
的我， 仍忍不住眼中湿湿的。

工会， 一个美丽的名字； 工
会， 一个温暖的大家； 工会， 一
段永远值得回首的往事， 每每想
起总是让他魂牵梦绕。

多久了， 他还依然忘不了当
工会主席的日子。 那是一个750
人的大车间， 当党委宣布他任这
个车间工会主席时， 他真的有些
忐忑 ， 不由地问自己 ： “我行
吗？ 韩永先！” 不要说熟悉每位
工友的家， 即使数下他们的名字
也要一阵子。 回到家他问媳妇，
媳妇说： “工会， 工会， 跟工友
在一起你什么都会了！” 他似乎
从媳妇那里悟出了什么， 是啊，
工友们最需要的是关心和温暖，
只有和他们打成一片， 把温暖送
到家才是真。

他领着工会委员开始走访工
友， 当他走访到一位姓唐的工友
家时， 他愕然了： 那位工友40多
岁就 “走了”， 扔下5个不大的孩
子， 还有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子，
生活可想而知。 先解决燃眉之急
吧， 经过和厂工会沟通决定每季
给这位工友家50元的生活救济。
50元现在看来不多， 但在上世纪
60年代初相当于一个工匠的月工
资。 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远水解
不了近渴， “打醋的钱买不了酱
油”， 还得从根儿上 “帮”。 他跑
厂工会， 去党委， 最终按着有关
政策让那位工友的妻子接了班。

可五个孩子怎么照顾？ 大的十几
岁， 小的只有几岁， 老韩又跑幼
儿园、 学校， 脚像不沾地似的忙
了两个月， 孩子们的各种学杂费
全免， 甚至连买本和铅笔的钱也
由工会包了。 老韩说到这儿， 长
长地出了一口气， 仿佛身上轻松
了许多。 然而， 这还不算完， 那
会儿住的全是平房， 那位工友的
家又远离煤厂 ， 买煤烧柴又是
关， 大冬天的一个女人带着五个
娃哪有力气， 老韩亲自带车子和
几位工友把煤买回来送到家……
就这样， 在工友最困难的日子，
老韩作为工会主席用工会的关
心， 温暖了工友的一个又一个日
子，足足有三年，直到那位工友的
孩子长成一棵小树，伫立为风景。

工会主席是 “杂家”， 下得
讲台， 上得看台。 那时每个节日
厂工会都要组织文艺汇演， 750
人的大车间人才济济 ， 首当其
冲。 老韩说， 排歌剧 《洪湖赤卫
队 》， 白天这些工友要拿班产 ，
晚上排练。 一次他忘记带家里的
钥匙， 老婆孩子早已进入梦乡，
为了不惊动他们， 他只好返回车
间在冷板凳上熬了一夜。 他的率
先垂范换来了车间的荣誉， 汇演
结束时， 车间工会被评为 “优秀
工会”。 他回到家让媳妇炒俩菜
美美地喝了一顿酒。

在厂工会组织的健康疗养

时， 疗养院正办初级舞班， 六十
名学员只有两名教练， 这些拿惯
了铁锤和机件的大手干起活来神
气十足 ， 可要学跳舞却笨手笨
脚， 于是请老韩帮忙。 临走时两
位教练给他买了套西服作为酬
谢， 老韩看了一眼说： “我要是
穿上这个， 工友们就离我远了。”
说完他上车回了工厂。

1995年老韩退休了， 一身文
艺细胞的他， 依然发挥着工会工
作的余热。 他同市里另一名老同
志组织了一个 “工友文工团 ”，
70人的队伍不说浩浩荡荡也是风
风光光， 他们用红歌， 用舞蹈舞
动着夕阳的美丽 。 在老年公寓
演， 到乡下给农民看， 去社区为
工友们放歌。 我问老韩喜欢唱什
么歌。 他沉思了一下， 说， 最喜
欢唱的还是那首 《一壶老酒 》，
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仿佛又
回 到 了 当 年 在 工 会 的 日 子 ，
那 么 醇香 ， 那么温馨 ， 那么浓
郁， 品也品不够。

□孙海波 文/图

我的丈夫是“坐家”

■家庭相册

我的丈夫是个作家。 不， 确
切地说应该是 “坐家”， 这倒不
是讽刺他！ 他整天坐在电脑前，
在文字的世界里兴风作浪， 敲击
着键盘， 执著地从事着他的文学
事业， 忙得不亦乐乎！

前几年， 我们买了房子， 在
一个不大的小县城定居了下来，
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家。 这下
可好了， 丈夫把暂放在父母家的
藏书不定期蚂蚁搬家一样搬回
来 ， 不大的书柜很快就被挤满
了。 虽然不是什么古典名著， 但
他还是视若珍宝， 抖掉尘灰， 再
把已经泛黄的书皮儿擦干净， 分
类放置， 当初照顾孩子也没见他
这么上心。 我看到他看过的书都
会标上读的日期， 好的地方还用
红笔画上杠杠， 或写上几句自己
的心得。 真是个书痴呀！

丈夫是个自由人， 有的是时
间。 他把以前写过的文章陆续地
敲进电脑，并形成好多系列，可以
说电脑成了他写作的得力助手。

大约在2010年， 丈夫开始了
新的创作历程， 写上了小小说，
并开始投稿， 稿件也陆续在报刊
发表。 这些成绩的取得极大地鼓
舞了他。 丈夫更是每天坚持读书
看报， 丰富自己， 逐渐练笔。 每
每写一篇新作 ， 他都要让我看

看， 当然我的文学水平太低， 也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 但我看我
的， 他依旧写他的。 渐渐地， 电
脑成了我和他之间的 “第三者”，
清晨起来就打开， 常常是晚上十
点左右才关， 有时我都不知道
他几点钟上的床 。 由于他总忙
于写作， 邻居曾问过我： 你家那
位一个月都没回来呀？

丈夫守着他创作的阵地， 不
倦不悔， 不但入了作协， 还兼职
干起了编辑工作， 早年的梦想一
个个成了真。

说丈夫是个作家， 现在还高
抬了他。 他还没有功成名就， 实
至名归。 但我佩服他的劲头儿 ，
一个人能有个正确的爱好是件好
事， 能坚持自己的爱好更难能可
贵。 但愿， 丈夫能在文学的道路
上留下自己坚实的脚印！ 我就站
在他的背后， 为他加油吧！

一道“爱”的
靓丽风景线
□王世虎 文/图

■图片故事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会有一些小
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
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于德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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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初心


